











     
陕西省第一批秦腔项目传承人的传习展演，完了，意犹未尽，可事情并没
有完，后面的还应该继续。 
首先这次活动的策划实在太好了，这些好处无用夸赞，只是看一看老先生
们的表演，听听观众在台下的反应就足够了。这次的策划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
有有意，但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发扬秦腔艺术流派的意思。11 位代
表，或许并不完全就是 11 个流派，但是在这次的传习人中，我们看到了新气
象，那就是两头：年龄最大的和年龄最小的。吕老先生不用说，他带来的一定
是秦腔身上最基本的东西，是我们研究者最兴奋的，也是秦腔丰富性的又一个
体现；我是礼泉人，我当然喜欢郭派，张虹女士我也很熟悉，她一出场，那种
极具舞蹈性的“踏步而入”式的亮相，就像白居易诗里说的“转轴拨弦三两
声，未成曲调先有情”，一下子营造一个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”
的境界，她唱的是《四贤册》，很悲的戏。我觉得郭派的悲剧是不用“气氛”
这个字眼可以描述的，它已达到一个悲剧的境界，套用王国维的一个美学概
念，跟他讲的道理完全一样：“词以境界为上，有境界者自成高格”。我小时
候看郭派的戏，听郭派的戏，就已感受！所以，我觉得这次活动体现出来的对
于秦腔流派的重新审视，在感受上十分深刻。 
我们的秦腔，长期以来不甚重视流派的区别和传习，在这一点上，根本不
能有和京剧比较的可能。但事实上，在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以至于七、八十年
代的长时间段内，曾经客观地就形成了那么几个以社团、区域、演员为中心的
流派。而流派呈现的其实就是内部的差异性和丰富性，并且，流派也能最好地
体现传承，体现竞争。 
以地域而言，东、西两府，加上西安，同时还有延伸至汉水的南路。可是
我对后来这种五路秦腔的分法有些意见，它给人的错觉是，秦腔是以西安为中
心向四周扩散的，这是不对的。我自己做过一些历史的考证，单就梆子、桄桄
来说，情况并非如此。在 1949 前后，尚还有“东咹咹西慢板，西安唱的好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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弹”这样的说法，它强调的是差异和区别，可是现在这种东、西两府的差别基
本都在消弭，我以为这不是一个好事。我们是否可以探究一下其中的原由？ 
昨晚看吕明法先生传的《伍员逃国》，我很兴奋，我觉得是见到了当初文
献上所说的“声出于肉”、“满宫满调”、“激越杀伐”之音，而现在的秦腔
其实已经不太符合那些文献的记载了。吕老先生所传承的这种较原初面貌的秦
腔，着实很令人兴奋。粗砺、质朴、原生态，你看他在行进中的唱，这几乎就
是和昆曲完全不同的路线，我觉得在表演史的层面上似乎接到了某种地气的东
西。 
以流派而言，我对秦腔的流派也不是太了解，我觉得秦腔也可能集中在老
生和青衣这两大行当中。老生行，刘毓中、刘易平、王文鹏等等；青衣正旦像
这次的余巧云、肖玉玲、肖若兰、郭明霞等等这些，当然老一代的何振中、李
正敏等所谓秦腔的几大名旦，那当年是很有名的。即使这些旦，他们唱同一出
戏，也能体现出明显的差异，他们演的王宝钏，一个与一个不同，这就是差
异，而只有这样，才能形成竞争的局面，才能互相促进，也才有发展。 
以表演家来说，较早时的秦腔，那真是流派纷呈，什么胎里红、船户娃、
木匠红、麻子红、达达子，在王绍猷先生的著作里，一揽无余。而我刚说的那
个年代的上下限，并不是只据传说，而是有声像资料的。你比如唱片资料，当
年不但互有差异而且十分丰富。虽然李正敏被百代公司称为正宗，而我们竟然
广泛接受并且认可，他的唱法显然和易俗社是有差别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提意
见，就是我们的研究过分强调了易俗社，但是我觉得研究易俗社一定要把握一
点，它是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的一环，我们把它放在新文化运动这样一个背景中
时，我觉得它所具有的传承、规范，当然是有进步的，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
性。最近，思想学术界在反思有关文化的断裂，怎么看待五四等问题，我们也
应跟上。 
我们知道，在易俗社的同一时期，还有三意社、尚友社、榛苓社、正俗社
等等，很多很多，我们都值得关注。另外，还有一个与易俗社先后同时成立
的、规模上还要超过易俗社的鸣盛社，可是现在有谁知道呢？今天的这个易俗
社的老剧场都是它的私产，只是后来才卖给易俗社。当然你可以说它不是现在
的秦腔，但是它是实实在在的，民初的时候，我们西安还非常流行广为传播的
戏曲，这是题外话，不说。 
厦
 门
 大
 学
 图
 书
 馆
这样一来，我们的秦腔真是太丰富了。 
最后，就这个活动，再想再多说一句：我在当天的博客上加上了一个括
弧，叫关中片，好多人问，但是没有人读出我的潜台词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样的
提法对于今年的遗产日活动更纯粹更科学。陕西地域差异如此之大，陕北基本
是晋剧区，陕南只有汉中有所谓南路秦腔，而汉调桄桄最需要保护，但是有关
它的信息，我们谁清楚的更多？往往缺失，不是闭塞，而是没有。这个我很奇
怪，难道它不是秦腔？但是，我很不满的是，居然把号称南路秦腔的汉调桄桄
传承人没有列进第一批，难道国家非物质文化的牌子只是授予关中的秦腔？我
到过南郑的桄桄剧团，我知道他们才是亟需要保护和发扬的。 
我们要认识到，即使秦腔一个剧种，其内部也有差异，所以我觉得承认差
异性，才是保护和发扬戏曲艺术的前提。差异性不就是以流派体现吗？ 
 
